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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想回到那时候。
尽管一切都在变化，一切越来越好，但

依然还是想回到从前。那个年月里的一切，
在心里一直发酵，早已带上迷人的光环。那
个年月的青春，像春风里的香气，无需你去
栽种，都在空气中晃荡，氤氲，弥漫……
六安师专，并不是个很令人着迷的名

字。当初考进这所学校，没有发挥好，老师
微微皱眉，自己也颇感遗憾。对某名校的向
往，在心头徘徊了很多年。但还是在那呆了
三年，因为这三年，“六安师专”变成一个难
忘的名字。

来自四面八方的50位同学，走进同一
间教室，50条路线变成了同样的三点一线。
学唱的第一首歌，“远远地见你在夕阳那
端，打着一朵细花洋伞，晚风将你的长发飘
散，半掩去驼红的面庞”，伴着我们初识的
青涩、纯真、好奇，以及内心浅浅的动荡，服
服帖帖地唱进每一位同学心头。歌里所唱的
青春，和我们的十八岁，那么水乳交融，似
乎远方真的有那么一处小小蜗居，等待着我
们踏着夕阳归去。

班主任黄昌年，是一个典型的上海男
人，“王”“黄”不分，细高，清瘦，文雅，黑边
眼镜，透着一身的魏晋风骨，恰若他给我们
教授的古代文学课。他还把自己学生时代的
歌，倾倒在我们教室里，是那首著名的苏联
歌曲《喀秋莎》。将近40年过去，我感觉喀秋
莎一直还站在峻峭的岸上，因为我们还没毕
业他就调离师专，再也没见。老师的形象已
经定格，一点没有变过，一岁没有老过，他
的喀秋莎当然也只盘旋，不走远。教马列主
义课的老太太(其实不老)，教我们唱《我们
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第一句改成了“我们
是未来光荣的人民教师”，也早早地把“教
师”这两个字在我们心头深深烙下，那旋律
所裹挟的昂扬和使命感，是上世纪80年代
的最优质的职业素质教育。哪要什么枯燥的
理论，哪要什么搜肠刮肚地说教，把一首歌
唱到心里去，直接搞定！

校园大喇叭传来高年级同学的朗诵：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

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地飞翔！”低沉的男中音和澎湃在文字中的
情感，让我们怦然心动；运动场上，高年级
同学打篮球的身影，奔跑弹跳，投球扣篮，
举手投足都让我们兴奋激动；四楼的某间教
室，小小的荧屏播放英剧《亚瑟王》，高年级
同学边看边议，三言两语的点评简练精准，
让我们倾慕崇拜！我们幻想着有一天也成为
他们。

那时候我外语成绩好，高考是直奔外语
系的，却阴差阳错地读了中文。着急吧啦地
跟校方申请调专业，答复是第二年才能调。
可是到了第二年，我却不愿调整了。夏天还
在倾情告白，时间却已爱上了秋天，我爱上
了中国文学。

很快，我们也成为中文系的高年级了。
同学都成了手足，39枝绿叶11朵花，个个面
孔生动，个个性格鲜明。每天妥妥地上完每
一堂课，真的，那时候我们很少逃课，也基
本不挂科。课后的时间，一大把抓在手里。
没有了高中时代密集的课业，无端的压力，
人变得特别活泛。我们把时间敲散敲碎了，
用在图书馆、阅览室、寝室，当然也用在逛
街、闲聊和个人爱好。学校后面大片的桃花
林，是我们的最爱。傍晚时分，成群结队赏
桃花，一直赏到桃子成熟。我们花不多的
钱，买桃园的桃子，随便拿什么蹭蹭就大咬
大嚼。同时代的学子，有谁没有被桃花醉过
几回，没有被桃子胀过肚子？

一间寝室住8个人，我们11个女生剩出
来三个，素华，徐能赟和我，跟高年级的女
生合住。合住的女生都女神级的，美丽，亲
和，有才，有味。她们聪明透顶，就连某天谁
被谁约会，都能看得出来，说一句，准一句。
佩服得直摇头！

不知道是不是衣服上挂着的沙子，或者
头发里夹带的桃花暴露了秘密。学校外围是
一条沙河，出去玩总离不开沙滩和桃园的。

徐能赟名字中的“赟”字，特别有文化，
特别有魅力，哪像我，凤啊什么的，土气死
了，我是因为认得她才认得这个字的。而徐
能赟果然如她名字一般不简单：知性，宽

容，聪明，有学识，善解人意。她头发卷卷，
脸上总是带着笑，说什么话都有道理。时隔
40年，每每想到当年一幕幕，心里依然充满
敬意。她很有师者的范，是同学也是老师，
神情中似乎还带着那么一星一点的“慈
祥”，这“慈祥”与年龄无关，是一种亲切。

毕业多年以后，徐能赟已经是皋城中学
的名师。一次同学见面小聚，她说：“我老
了，学生写作文的时候都用上‘慈祥’了！”
我并没有觉得她老。

饭一吃完，她就急着走，要去打麻将，这
一刻我倒是觉得她有点老了。不过，那种要
强、向上，偶尔放口袋里装一会；拼过，奋斗
过，适时轻松、宽松、放松些，倒也是一种良
好的状态。

素华典型的鹅蛋脸，浓眉大眼，朴朴实
实。她的美，属于那种越看越美、越想越美、
越品越美、越成熟越美型的。几十年后，她
是一个矿上的纪委书记，风度和气质都出来
了，丰姿愈发绰约。而且她往那一站，就是
一身正气，做纪委书记再合适不过。

六安师专那会儿，她是一个小丫头，胖
胖的脸，憨憨的模样，又善良又勤快又懂
事。当然也有个性，原则问题绝不通融，有
关人品人格的事情很较真、从不打折扣，仿
佛周敦颐《爱莲说》中的“莲”：中通外直，不
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在师专校园，王侠姐和素华照顾我最

多。侠姐是我们班的大姐大，稳重大气，标
准的大姐姐范。老师信任她，全班的账目都
归她管。而她确有管理经济的能力。后来我
想，如果侠姐考的不是师范，没去当教师，
而走进金融界，一定能做个出色的企业家。
2019年，素华、侠姐我们三个到海南，在那
生活一段时间，侠姐也是财政总长，轻轻松
松就把我们仨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跟她
在一起，什么都不用操心，只负责吃喝玩乐
就行，特享受。
我们班人才济济，吴炜、卢晓的诗歌写

得好，我是他们的粉丝，记录过几首在我的
本子上。多年后一读，连他们自己都忘了，
一份多么美丽的收藏！他们先后走上了文化

战线，也都算是才得其用。李雪梅有很好的
歌唱天赋，田曙明还会拉二胡，一边拉一边
唱着民间小调，笑得人肚子疼！

男同学基本上都成为骨干，任所在学校
中层正职以上职务的占比很高，中文系二班
对六安教育事业的贡献大矣，没有辜负学校
和老师的栽培。

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大学很难，招收比
例多低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彼时凡能走
进高校的都是尖子生，都是有实力的。

“六安师专”已经更名为“皖西学院”了，
成为安徽最好的师范学校之一。桃花坞整体
划入了校园，学校环境是一等一的美。淠河
环绕的月亮岛，像一颗明珠，在大别山下熠
熠生辉。

三月的风暖暖的。在暖风中，我联系上
了老师沈慧君。当年她教我们外国文学课，
年轻，美丽，讲课生动，声音也好听，是女神
级老师，多少同学以她为偶像！沈老师1997
年调往浙江舟山工作，与我们失去联系久
久。如今已退休，闲适的时候写点文章，正
是因为文章，我们有了再次相逢的机缘。

沈老师对我说：“我曾在皖西学院的刊
物上读到你的文章，写到班主任黄昌年，当
时我很兴奋，立马电话他。”又说，“我问他
要你的联系方式，未果。这次是热心的冯主
编帮我联系上你，真好！”

沈老师想知道我们同学的工作和家庭
情况，想知道还有哪些同学在六安，想知道
大家是不是常联系……她有很多的“想知
道”，这份师生情，春风一般温暖。

与沈老师谈话，勾起我对那个叫“六安
师专”的校园很多怀想：那里的校舍、竹林、
小路，那里的明月、流水、桃花，那里的老
师、同学、工友，还有那里的食堂和饭菜香。
学校食堂的稀饭、大馍、狮子头一直令我怀
念；藕碎香干炸酱面和咸菜烧肉到现在还香
在鼻子下，再也没有吃到比那里更好的；北
门外草房里老太太五分钱一个的荠菜饺子，
袅袅的泥土香，依然弥漫。

“六安师专”连同它的一切，成为心中不
灭的烟火气和书卷气，永远忘不掉的桃花、
永远唱不厌的校园歌曲和纯美纯真的青春
岁月，成为我人
生路上永远不舍
得丢下的背囊。

此时 ，我的
心已蓄满深情，
不 禁 悄 悄 问 一
声：那里的桃花
开了吗？

那里桃花开了吗
黄圣凤

散散
文文

村庄的黄昏，本该安宁祥和的。可这段时间，人们却被女
人凄厉的声音搅得心烦意乱的，再也没有安静过。每天黄昏，
女人都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喊魂：“王贵！你醒来吔——— ”
“王贵！你醒来吔——— ”那个“吔”字的尾音拖得很长，像一
根无形的鞭子，在村庄上空“啪啪啪”地甩。

村西那个小院子里，女人的男人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像植
物人。那天凌晨的一场车祸。医生说，没办法，希望有奇迹发
生。派出所的警察说，事发地没监控，没目击证人，没物证，
不好办。医生、警察是最后的希望，他们都说不好办，女人心
里感到绝望，“呜呜”哭了。

女人想村头开茶馆的苟四娘应该有可能看见。一般那时候
她已经在茶馆里了，而茶馆离事发地只有几十米。警察问过苟
四娘，可她说没看见，啥也没看见。当时她正在给炉子生火，
外面天也才麻麻亮，她啥都不晓得。女人也去找过苟四娘，可
她还是说没看见，啥也没看见。

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儿子正在读大学。男人就这样躺
着，可咋办？女人很绝望，在家里哭。后院奶奶过来，教女
人，给他喊魂。魂喊回来，他就醒了。女人说，有用吗？后院
奶奶说，有用。那年她小孙子昏迷三天，魂就是自己喊回来
的。

后院奶奶还教女人，天快黑的时候去出事的地方喊，就喊
他的名字。他的魂就是在出事的地方丢的，每天喊、不停喊，
说不定魂就回来了。

没别的法子，女人就每天黄昏去那个地方喊魂。
女人站在老槐树下向东喊：“王贵！你醒来吔——— ”一会

儿又向北喊：“王贵！你醒来吔——— ”过一阵又向西喊：“王
贵！你醒来吔——— ”然后向南喊：“王贵！你醒来吔——— ”有
时候女人还在附近胡乱溜达，边溜达嘴里边喊：“王贵！你醒
来吔——— ” “吔”字的尾音拖得很长，像一根无形的鞭子，
在村庄上空“啪啪啪”地甩。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苟四娘的茶馆里亮起了灯。女人还在
喊：“王贵！你醒来吔——— ”天黑尽的时候，女人的声音才停
了。

老槐树上有一个老鸦窝，住着两只老鸦。每天黄昏，女人
开始喊魂，两只老鸦就“扑啦啦”飞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又悄
悄飞回来。

女人在老槐树下的时候，经过村头的人都悄悄绕开她走，
似乎是不想惊扰她。摇头的、叹气的、跺脚的、啐痰的，都
有。还有人心里咒骂肇事方:“狗日的！”但这些女人都不知
道，也没有心思知道，她的心里只有男人：“王贵！你醒来
吔——— ”

每天黄昏都有一些村人去苟四娘的茶馆里喝茶聊天。女人
开始在老槐树下喊魂后，去喝茶的人就越来越少。那天黄昏，
只有两个，喝了几口，就走了。嘴里嘀咕：“天天嘶声哇气地
喊，听着心里瘆得慌。”苟四娘慢慢走出来，神情异样。一步
步走到女人旁边，想说什么，但女人没注意她，自顾朝一个朦
胧的深处喊：“王贵！你醒来吔——— ”

女人的声音已经沙哑了。喊一声，朦胧的天幕被撕开一条
细长的口子，但马上又无声地弥合上了。

苟四娘一直默默地站在女人旁边。天快黑尽的时候，苟四
娘终于说：“别喊了，回去吧。”又小声嘀咕一句：“医生都
没有办法……”

女人成了村里人心里的痛。她的无助、憔悴、苍老、消
瘦，让人们一提起就唉声叹气。

又一个黄昏，老槐树下又响起女人嘶哑的声音：“王贵！
你醒来吔——— ”可这天只喊了几声，女人就不喊了，突然倚着
老槐树嚎啕大哭起来。
一些人围上去劝慰女人，苟四娘拿出来两个饼，还有一瓷

缸开水。“他还是不醒、他还是不醒……”女人哭着说，一脸
痛苦绝望。

后院奶奶也颠着脚来了，喃喃：“他的魂咋就喊不回来了
呢？”

女人在老槐树下一直哭到天黑。
回到村西那个小院子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快到院门

口的时候，女人突然发现里面出来一个
黑影，慌慌张张的，一闪就不见了。

进屋打开灯，女人突然发现男人枕
头边躺着一堆钱。捆扎好的，有十扎，
看样子是十万元。

而这时候，在一片漆黑的夜里，一
个老太太正蹒跚走在那条通往女人家的
路上。老太太是苟四娘，她再也控制不
住自己了，她要去告诉女人，那天清早
的车祸她看见了，她知道是谁……

喊 魂
刘 平

小小
小小
说说

就像小时候
钻进油菜地里
唱支歌

你闭着眼嗅花
此刻
花也嗅着你
“让我们荡起双桨……”
春的舞台
辽阔无边

诗
与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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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明被从天而降的一块“馅
饼”砸晕了。

这块热乎乎香喷喷的“馅饼”，
穿过八百里云和月，在早上七点十
五分，准时砸进他的手机信箱。他一
遍遍，一字字地阅读，晕晕乎乎地将
洗脸毛巾扔进了准备煮面的开水锅
里，还拿茶杯盖当锅盖，掉在了滚水
里。

“伟明哥，听说你想再婚，我想
嫁给你。我不是看上了你的官位，也
不图你的家产。你的房子、车子和存
款，统统都可以在我们结婚前，转给
你女儿。我只图你这个人，我们往后
做个伴，互相照顾就好。因为见面、
打电话我不好意思张口才发信息
的。要是你对我有意，请在三天之内
给我回复。晓娟”

抛出这块“馅饼”的人，曾是他
的初恋情人。

孤身一人大病一场的郑伟明，现
在越来越感觉春寒料峭的夜晚，有
种难以名状的孤单与凄清。妻子因
病撒手人寰之后，他带着女儿又当
爹又当妈，又要忙于进修和日常工
作，几乎没时间考虑个人事情。虽然
其间母亲和朋友都多次劝他再成个

家，但他一直犹豫未决。这一拖就是十几年。
今年春节带女儿回老家过年，在街头偶遇了二十多年未见的

谢晓娟。她虽也已年过半百，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他突然萌生了
再婚的念头。回城之前，他将这意思闪烁其词地跟母亲和女儿说
了。疼儿莫若母，知父莫若女。母亲和女儿联手，开始帮他张罗对
象。母亲托人给他介绍了老家附近的一个大龄姑娘，他嫌人家太愚
钝。女儿介绍了同学的姨妈，他又嫌人家拖累多。人到中年，该想的
和不该想的都很多。毕竟这事关乎到他余生的幸福，总得慎重再慎
重。正当这些事纠缠得他心烦意乱时，他如愿收到了晓娟的信息。

他和晓娟是真正的青梅竹马。他们从读中学时就相互爱慕。他
远去上海读大学时，是她依依不舍送他到火车站的。大二那年，他
突然得知她出嫁的消息时，冲动得差点跳了黄浦江。往事不堪回
首。据说这些年，她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生离死别的蹂躏。先是父亲
去世，再是母亲病故。十几年前，丈夫又丢下两个孩子弃她而去。他
曾跟老同学打听过她。老同学对他说：“她命中注定是一个苦人，但
也是一个天佑之人。不然那些坎儿她是爬不过来的。当初她老公好
吃懒做，嗜赌如命，对她不是打就是骂。最终为了躲债只好逃出去
打工。她当时选择离开你，嫁给他，是因为她觉得自己配不上你。现
在总算熬出头了。”

郑伟明想，要是他们能再续前缘，他一定要好好补偿她。他先
要带她进城，给她买几身合体的、时尚些的衣服。再送她去一家美
容中心，让她学会保养和化妆。也许不出半年，她就能成为同龄女
士中的佼佼者。要是她不愿意跟他进城住也行，他要帮她将现在的
房子改造成乡间别墅。反正再有两三年，他就要退休了。到那时，他
们想住哪里都行。住在乡下，他们可以多照顾不愿离开老家的母
亲。住在城里，他们可以多关心一下女儿……

晓娟的信息，让他连着两三天，满脑子想的都是她。多年前的
种种桥段，电影回放般浮现在眼前。他还忍不住一遍遍地设想，假
如他们结了婚，他该做些什么来弥补生命中的缺憾。

第三天晚上，他将修改了几十遍的信息，给她回了过去。
“亲爱的娟妹你好，我是你明哥。其实这么多年来，我心里一直

都有你的位置。看了你的信息，我激动得彻夜难眠。你说的我都同
意。非常希望能和你一起共度余生。我明天就回去看你，行吗？”

信息发出去很久，电话才响，是她打来的。
他惴惴不安地按下了接听键。

“伟明哥你好！”
“娟妹你好……”
没等他往下说，她就接过了话茬。“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真是

羞死人了！我是刚才才知道，给你发信息的不是我，是我的傻丫头
偷拿我手机发的。她大概是联系你女儿，才拿到你电话号码的。”她
说话时声音微微颤抖，但说出的话，语义清晰明了。

“谢谢你这么多年还记着我。但我想，我们都是一把年纪的人
了，我很快就要当奶奶了，不想再让孩子们看笑话。过去的事都过
去了。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没见没识的。你是大学生，又是城里的
干部，我们差距太大，在一起是不合适的。再说，我正打算和那个死
鬼复婚。尽管我的孩子们不喜欢他，但他毕竟是他们的亲生父亲。
我们当初在一起，也是有感情的。现在他一个人在外地被骗得一无
所有，对我说想回来。我想，我们凑在一起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我
相信你一定会找到比我好
的……”
他一时羞愧得无地自容。

她后面说的什么，他一句也没
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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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震”卦，包含了春天的
六个节气。这时候青草嫩芽，万物萌
发复苏，阳气生发，一派充满生机的
景象。
万物向阳。春暖花开的季节，行

走在春天里，总让人产生莫名的喜
悦与生机盎然的希望。

阳光明媚，踏青郊游，公园赏
花，田间挖野菜等，已成为人们周末
休闲之趣。看着朋友圈、抖音里发布
的各种春天美景，顿觉心情愉悦，春
心悸动，好想有一个长假，去好好感
受大自然之美。

油菜花，在我小时候的村野里，
除了留着撒秧苗的一片空地，满野
都是。可惜那时候不懂得欣赏油菜
花之美，漫山遍野随着田埂的高高
低低，参差交错，因为司空见惯，没
觉得有什么稀奇。反倒是现在，偶尔
在田间地头看到稀稀拉拉的油菜
花，便左拍右拍，觉得那么珍贵，还
心想：要是有一眼望不边的油菜花
该有多好啊。

春天里，主妇们最爱的就是挖
荠菜。现在是满地找，才能稀疏地挖
一点，一不小心，还长出了菜苔。再
多的就是，菜市场虽有不少卖的，但
大多是大棚种出来的，肯定没有自

然生长的那种纯香味了。
小时候农村，田间地头、门前屋

后，都长着纯天然的食材，比如荠
菜、野蒜、野萝卜、蒲公英、野蒿等，
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菜。而那
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把它们当作菜
来吃。记得春天的早晨，我经常陪妈
妈提着一个大竹篮去田间挖野菜，
回来扔给猪吃。我们经常挖的是野
萝卜、刺芽菜、红梗菜、白米蒿等。
在我记事时，家里吃过野萝卜樱，是
腌制后用瓷碗(俗称洋锅子)放土灶
锅里米饭上蒸熟后，再放点碎干红
椒拌匀了吃，还是挺下饭的。我经常
想，等我有时间，一定再挖点回来腌
了吃，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吃出
小时候的味道了，我想一定还能吃
出纯天然的味道吧。

记得我家门前有一株洋槐树，
每到花季，树上像挂着满屏的帘子，
米白中透着鹅黄绿，淡雅素净。那时
候生活条件艰苦，但没有人把它当
作宝，即使吃咸腊菜，也没人把它摘
下来炒着吃。老家的槐树已砍掉多
年了，每当看到别人采摘槐花，我总
在心里埋怨。童年的春天，老家门前
和后院，槐花、桃花、梨花、泡桐树
花等次第开放，五彩缤纷，风景很

美。如今的后院，除了一棵板栗树，
墙边现栽的两株小桃树，中间已经
种了农作物。冬季栽上油菜，春天会
有油菜花，但我还是喜欢儿时桃红
柳绿梨白的家园。我想不明白，为什
么那么多地荒着，却要把后院的各
种树砍了种农作物呢。

现在的春天，许多人到处找槐
花，看到一株，只要能够到花枝，便
会尽情采摘。那时候是我们不懂美
味还是不会品味，放着美味置若罔
闻。

小时候我们还用山芋梗做玩
具，把它的叶子去了，大概一公分折
断一下，一直均匀折到头，只让皮儿
连着，然后挂在两个耳朵上当作耳
链子。山芋梗也是可以当菜吃的。小
时候外婆也炒过给我们吃，只是偶
尔。现在山芋梗也是稀罕的蔬菜，偶
尔品尝，稀罕得不得了。
看着朋友圈发的做蒿子粑粑、

荠菜窝窝头的视频，我总想一试。原
来在我们小时候到处都有的丰富纯
天然食材，我们却不知道享用，天天
梦想着城里的山珍海味。兜兜转转
几十年，可能也尝过了一些美食，但
现在我却更
喜欢回忆儿
时的情景。
等我有了空
闲，我还想
回归童年 ，
提篮挖野菜
去！

忆 春
子 禾

“采一捧天上洁白的云彩，
想为你做件衣裳。
你穿上它走过六万情峡，
盛开着杜鹃花。
姑娘嘛姑娘啊！
不看山不看水，
就看你羞通红的脸……”
这首《六万情深》，是著名歌

手海来阿木创作并演唱的。海来
阿木之所以能创作出委婉动听的

《六万情深》，是被发生在六万峡
谷里一对生死恋人的故事所打
动：

明朝时期，霍山县六万寨下
有一姜户人家，其家有一少女，天
生丽质、亭亭玉立，名叫姜小花。
一日，小花在山上采茶，不慎被毒
蛇咬伤，生命垂危。被一位从河南
信阳来采药的小伙郎大双发现，
他立即用嘴吮吸小花被蛇咬伤的
手，排除毒液后用草药外敷伤口，
小花安然无恙。

小花发现大双不仅长得英俊
帅气，还憨厚实在、心地善良，便
深深地爱上了他。但姜母嫌弃大
双家住河南路途遥远，又家境贫寒，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为
了阻止两人相爱，将小花许配给邻村一财主的儿子为妻。出嫁前
夜，小花、大双相约，连夜逃入六万寨深山老林里。财主派出众家
丁搜山三日，最终在龙头岩发现
小花和大双，他俩身临绝境无处
可逃，于是，就手拉着手微笑着转
身，跳入深深的六万峡谷之中，用
生命演绎出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
故事。

后人为纪念这对感天动地的
恋人，便把此地称为六万情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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